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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淺探二〈雅〉描寫舞蹈的四首詩--〈伐木〉、〈鼓鐘〉、〈車舝〉、〈賓之初筵〉 

施又文  

摘要 

本文主要以〈小雅〉原詩與《毛傳》、《鄭箋》、《毛詩正義》互

相詮證，列舉出〈鹿鳴之什‧伐木〉、〈谷風之什‧鼓鐘〉、〈甫田之什‧

車舝〉、與〈甫田之什‧賓之初筵〉等四首描寫舞蹈的詩，也是歌舞音

樂三者綜合的詩歌。 

這四篇詩，〈谷風之什‧鼓鐘〉有祭祀與哀悼的兩種說法；而〈伐

木〉、〈賓之初筵〉則寫到酒酣耳熱、歡快至極的醉舞，帶有相當大的自

娛成分。〈車舝〉的大夫迎親場面，隊伍行進間載歌載舞，則是相當特

殊的描寫。 

這四篇除了〈伐木〉引述文王故事講到以臣為友之義外，其餘三篇

或者隱涵「失所」(〈鼓鐘〉)、或者正言若反(〈車舝〉)、又或者古今

對比(〈賓之初筵〉)。不管如何，這四篇都是綜合歌、舞、樂的群舞

詩。 

關鍵詞：小雅、舞蹈、群舞、音樂、毛詩學 

一、前言 

對於〈大雅〉、〈小雅〉，朱熹《詩集傳》有下列一段話云：「雅者，

正也，正樂之歌也。……正小雅，宴饗之樂也；正大雅，會朝之樂，受釐陳

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說，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

氣不同，音節亦異。」
1
〈雅〉為流行於中原一帶之正聲，｢正小雅，宴饗之

樂也；正大雅，會朝之樂｣，宴饗之事再怎麼重要，相對於會朝大事，確實

是小事的，而且就大小二〈雅〉的各篇內容看來，「歡欣和悅」與「恭敬齋

莊」確實是兩者顯而易見的分別。因此，朱子之說兼顧到了「政有小大」與

詩的音樂性兩個層次，相當高明。 

在二〈雅〉當中有四首描寫舞蹈的詩，全出自〈小雅〉。郭春林〈《詩

經》中的「舞蹈」詩及其民俗闡釋〉一文，也說：「《詩經》中的『舞蹈』

詩，涉及到〈邶風〉、〈王風〉、〈鄭風〉、〈陳風〉、〈商頌〉、〈周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宋〕朱熹集註，《詩集傳》(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96 年)，卷第九，頁 99。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38 期 

30 

頌〉、〈魯頌〉等部分」，
2
而不及大雅。竊以為，〈大雅〉為臣子朝見國君

之作，〈小雅〉為貴族宴會之作，或許在公庭之上臣子或使節晉見君王，係

屬恭敬莊重的政事，不宜起舞奏樂，因此，這四首描寫舞蹈的詩，才會全來

自〈小雅〉。 

筆者曾在〈淺探｢國風」描寫舞蹈的五首詩〉一文，分析諸國的舞蹈，

或者主祭祀，或者為演練，或者為退朝後的燕樂，或者男女聯誼，
3
因此本文

更進一步探討〈小雅〉當中描寫舞蹈的詩，鉤抉得以下四首：〈鹿鳴之什‧

伐木〉、〈谷風之什‧鼓鐘〉、〈甫田之什‧車舝〉、〈甫田之什‧賓之初筵〉，這

四首詩全部為群體性的舞蹈，可能與〈小雅〉為貴族｢宴饗之樂」有關吧！ 

在詮釋詩作時，筆者仍然以《毛傳》、《鄭箋》、《毛詩正義》的解釋

為主，但如果遇到詩文的內容與《毛傳》、《鄭箋》或《毛詩正義》的解釋

明顯不合；或《毛傳》、《鄭箋》、《毛詩正義》的解釋不合乎史實而前人

已經詳加辨正，則參考其他說詩者再加以釐清。如果眾說紛紜，無所裁正，

則闕疑之。 

二、〈小雅〉舞詩內容介紹 

1.〈鹿鳴之什‧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不求友生。神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諸父。寧適不來，微我弗顧。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諸舅。寧適不來，微我有咎。 

伐木於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伐木〉這首詩凡三章，每章十二句，每句四字。《毛詩序》對這首詩

做這樣的解題：「〈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4
詩當中有｢八

簋」、｢諸父」、｢諸舅」以上這樣的詞彙，這些用詞都跟天子有關，《毛

                                                       
2 郭春林，〈《詩經》中的「舞蹈」詩及其民俗闡釋〉，《東華漢學》，《九江學院

學報》(社會科學版)，25 卷 2 期  (2006 年 5 月)，頁 65-68。  
3 施又文，〈淺探｢國風」描寫舞蹈的五首詩〉，《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37 期

(2018 年 1 月)。 
4〔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臺北

巿：藝文印書館，1979 年)，卷第九，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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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云：「圓曰簋，天子八簋。……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

父。異姓則稱舅。」
5
《儀禮‧聘禮》也有天子使用八簋的記載，《鄭箋》、

《毛詩正義》以下，都認定宴饗的主人是周天子，父、舅即總括同姓、異姓

的朋友，所以這是一篇天子宴飲朋友故舊的詩。 

本詩首章總言朋友的重要，小鳥的喬遷象徵著交友所以互求上進之意。

第二、三兩章描寫與朋友故舊宴樂飲酒之事。天子灑掃佈置場地，使之整潔

明亮，又擺設｢釃酒」、｢肥羜」、｢肥牡」、｢八簋」、｢籩豆」等豐盛的美酒佳

餚，誠懇邀請朋友故舊飲酒跳舞盡情歡樂。「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

舊」，即此篇是也。〔宋〕真德秀評此詩曰：｢〈伐木〉之詩，以臣為友。以

臣為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

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6
 

本詩從第二章的｢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是對朋友敬慎之道的實踐，

到第三章｢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天子故舊歡聚一場，達到了鼓舞歡洽的

境地。裴普賢說： 

〈伐木〉是燕饗朋友故舊的樂歌。就在這樂歌中引述文王結友伐木的

故事，鳥鳴求友的感觸，來說明交友之道。在這種場合，貴為天子，

也宜暫時擺脫君臣的拘束，來擊鼓跳舞以盡歡了。除音樂擊鼓外，更

述及宴飲時的舞蹈，這樂歌是配合宴飲時奏樂歌唱的。既然歌辭中說

一面擊鼓，一面舞蹈，那末可見唱這詩是確實有舞蹈的。這足證頌詩

以外的詩也有伴以舞蹈的。
7
 

在酒醉飯飽之餘，還繼之以歌舞，可謂把歡宴的氣氛渲染得極其熱鬧。 

2.〈谷風之什‧鼓鐘〉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不忘。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不回。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不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不僭。 

〈鼓鐘〉共四章，每章五句，每句四字。前三章形式複疊，其首二句都

點明作樂的所在，末句則頌揚此君子的德行令人難忘。第四章極度稱揚樂舞

和諧，節度不亂，與｢淑人君子」相得而益彰。 

                                                       
5 同前註，頁 329。 
6〔清〕馬其昶，《毛詩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2 年)，頁 177。 
7 裴普賢、糜文開，《詩經欣賞與硏究》(臺北市：三民書局，1991 年)，頁 75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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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詩序》對這首詩做這樣的解題：「〈鼓鐘〉，刺幽王也。」
8
《毛

傳》進一步解釋：「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

諸侯。賢者為之憂傷。」
9
《鄭箋》卻認為不是淫樂：「為之憂傷者，嘉樂不

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10

用於宴

饗祭祀的鐘磬之樂與酒器，是不隨便出國門的，今在淮水岸邊作此樂，乃是

違禮。《毛詩正義》則著重在｢失所」不當而言：「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

諸侯。鄭以為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

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

矣。」
11

按照周朝的禮樂制度，天子的宗廟之樂，是不可以隨便在外地舉行

的，若是失禮，即遭非議。然而周幽王究竟有沒有到過淮上之事，歐陽修

《詩本義》說：｢旁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

遠至淮上而作樂。」
12

而汪梧鳳《詩學女為》則根據《左傳》「楚靈會於

申」等資料，證明周幽王十年春到過淮上。
13

孰是孰非，至今眾說紛紜。民

國以後的學者多認為該詩是追悼南國某君的詩。
14

 

這首詩所提到的樂器，諸如｢鐘」、｢琴」、｢瑟」、｢笙」、｢磬」等，皆是

帝王的宗廟之樂。《毛詩正義》云：｢毛以為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

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為王者之雅樂，以為四方之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籥樂，

如是音聲舒合，節奏得所，為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樂器多矣，

必以鍾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

奏諸樂也。」
15

所以，詩中的｢淑人君子」若非天子，即為諸侯，比如屈萬里

《詩經釋義》即懷疑本詩是哀悼南國諸侯之詩。
16

 

                                                       
8 同註 4，卷十三，頁 452。 
9 同前註。 
10同註 8。 
11同註 8。 
12〔宋〕歐陽修，《詩本義》，收入《四庫善本叢書續編》(臺北市：藝文印書館，未著

出版時間)，第二函，卷八，頁 11。 
13〔清〕汪梧鳳，《詩學女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63 冊，經部，詩類 63，卷十八，頁 724。 
14如屈萬里，《詩經釋義》(臺北市：華岡出版部，1967 年)；王靜芝，《詩經通釋》(臺

北縣：輔仁大學文學院，1981 年)；裴普賢、糜文開，《詩經欣賞與硏究》(臺北

市：三民書局，1991 年)。 
15同註 8，頁 452-453。 
16屈萬里，《詩經釋義》(臺北市：華岡出版部，1967 年)，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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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每章都以奏樂起興，在奔流嗚咽的淮水之畔，一片鐘鼓琴瑟當中，聯

想起古代的善人君子，令人倍感悲傷懷念。詩中鐘鼓之聲由小而大，淮水之

景由遠而近，憂心由｢傷」而｢悲」而｢妯」，層層加深；並且三呼淑人君

子，稱頌再三，正因如此，詩人一旦在淮上聽到了這些古樂雜以南音，思及

今日禮樂陵夷，想念古之君子之餘，傷悲作詩以諷刺之。 

本詩提到的舞蹈在末章的｢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毛傳》云：｢為雅

為南也，舞四夷之樂。……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
17

《鄭箋》

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

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
18

孔穎達《毛詩正義》進

一步解釋《鄭箋》的說法：｢萬即萬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

對籥為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眾齊一。……。故

《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為不僭

也。」
19

先秦時期，樂舞合稱；按照《毛傳》、《鄭箋》、《毛詩正義》的

說法，在敲鐘、鼓瑟、彈琴、奏笙、擊磬一片樂聲洋洋的協奏中，做為雅樂

的萬舞、做為南樂的夷舞以及羽籥的翟舞這三種舞蹈，配合著音樂的節拍而

整齊劃一動作著。 

3.〈甫田之什‧車舝〉  

間關車之舝兮，思孌季女逝兮。匪飢匪渴，德音來括。雖無好友，式

燕且喜。 

依彼平林，有集維鷮。辰彼碩女，令德來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女，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葉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行行止。四牡騑騑，六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車舝〉全詩五章，每章六句，第一章、第三章句式參差，其餘各章都

是四字句。詩的每一章主要寫新婦之德美，新郎的喜悅。第一章先言間關車

舝，讓人想起路途遙遠，然而不計路途的遙遠，只為了聆聽季女的德音。第

二章言及此女身材高挑，教養好。第三章乃新郎自謙，說自己沒有甚麼好處

給女子，但是能夠共同在一起，就是幸福。第四章寫得此季女的喜悅。第五

章一方面寫當前的景物，一方面以高山景行象徵季女的美德，他們的婚姻就

                                                       
17同註 8。 
18同註 8。 
19同註 8，頁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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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品德的基礎上。｢六轡如琴」句，既寫手攬六根韁繩的如眾弦之在

琴，也讓人聯想到夫妻相處的如鼓琴瑟。 

《毛詩序》對這首詩做這樣的解題：「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

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20

從詩的文字當中，完全看不出《毛詩序》所說的對象是在嘲諷譏刺周幽王，

倒是朱熹《詩集傳》云：「此燕樂其新婚之詩。」的說法比較吻合詩文的內

容。然而吳宏一《詩經新繹‧小雅》調停舊說：｢此篇所刺重點，在於『褒

姒嫉妒』，因其嫉妒讒巧，所以幽王才會失政敗國。……詩中所寫，正是

『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所以《朱傳》說此篇是歌頌『宴樂新婚之詩』，與

《毛詩序》的『刺幽王』，一從正面說，一從反面說，並無牴觸。」
21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以「得賢女為昏」
22

補充《朱傳》，而王靜芝《詩

經通釋》則更進一步說：「詩中所敘，始云間關車轄，末云四牡騑騑，六轡

如琴。是首尾皆寫親迎之事。」
23

其體會尤為細膩。 

這是一篇描寫大夫結婚親迎的詩，人馬擁擠的親迎隊伍，載歌載舞地行

進在山野林巒之間，舞影隱現，歌舞蕩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4.〈甫田之什‧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旅。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鐘鼓既設，舉醻逸逸。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樂既和奏，烝衎烈祖，以洽百禮。百禮既至，有壬有林，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樂，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

舍其坐遷，屢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

是曰既醉，不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亂我籩豆，屢舞僛僛。是曰既醉，不知其郵，

側弁之俄，屢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福，醉而不出，是謂伐德。

飲酒孔嘉，維其令儀。 

                                                       
20同註 4，卷十四，頁 484。 
21吳宏一《詩經新繹‧小雅》(臺北巿：遠流出版公司，2018 年)，頁 307。 
22〔清〕姚際恆，《詩經通論》(臺北巿：廣文書局，1966 年)，卷十二，頁 241。 
23王靜芝，《詩經通釋》(臺北縣：輔仁大學文學院，1981 年)，頁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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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立之監，或佐之史。彼醉不臧，不醉反恥。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三爵不識，矧敢多又。 

〈甫田之什‧賓之初筵〉分五章，每章十四句，每句四字，為〈小雅〉長

篇之一。這首詩是描述周代射禮宴飲情形的寶貴資料，也淋漓盡致地表現賓客

的醉態。周代射禮分大射、賓射、燕射、鄉射，四者皆以燕禮開端。根據第一

章詩文，主人擺設宴席再舉行射禮，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引《禮記‧射

義》說｢大射先行燕禮」，蓋大射之禮，先言射前燕飲，再行射禮，射畢再行

燕饗之禮。
24

大射屬於高級射禮，是天子、諸侯會集臣下舉行。第二章，言祭

而後射，這也是射禮。
25

第三章以下寫醉態醉語，末章並有作詩者告戒之辭。 

〈賓之初筵〉此詩前兩章寫合乎禮制的宴飲、比射以及歌舞致祭的場

面。由迎賓設席，既射而飲，既飲而射，因祭而飲，寫來井井有條理，顯得

典雅莊重。主客溫溫謙恭，讓人看了深覺不愧是禮儀之邦，以為詩人旨在歌

頌貴族的優雅。未料第三章開始直至末章，寫飲酒過量、喝醉的醜態，與會

的貴族們完全忘了風度儀節，手舞足蹈胡言亂語，與前兩章所寫一比，凸顯

出醉態的難看與敗德失禮，先寫美再寫刺，詩人運用高超的對比技巧，前後

對比、相形之下就諷刺貴族飲宴失了分寸，有損身份形象。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說，該詩前二章為陳古，描寫初筵賓客之始終

恭敬；第三章以下刺今，舉初筵以諷刺開始恭敬而醉後卻醜態百出，其行為

之放浪，恰與第一、二章之｢和奏樂」、｢洽百禮」的和諧整齊，成一強烈的

對比。
26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說：｢詩本刺今，先陳古義以見飲酒原未

嘗廢，但須射祭大禮而後飲，而飲又當有節，不至失儀，乃所以為貴。古之

飲也如是，今之飲酒則不然。飲必至醉，醉必失儀，不至伐德不止，其無禮

也又如是。兩義對舉，曲繪無遺。其寫酒客醉態，縱令其醒後自思，亦當發

笑，忸怩難安。此所以善為譎諫也。」
27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評論之

曰：｢始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猶是僅遷徙其坐處耳。……再曰『亂我

                                                       
24〔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頁 298-299。收入楊家駱主編，《近三

百年來經學名著彙刊》(臺北巿：鼎文書局，1973 年)。 
25《鄭箋》：｢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同註 3，卷十四，頁 490。 
26同註 24，卷二十二，頁 301。 
27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 年)，下冊，頁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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籩豆，屢舞僛僛』，則且亂其有楚之籩豆矣。……終曰『側弁之俄，屢舞傞

傞』，甚至冠弁亦不正矣。……由淺入深，備極形容醉態之妙。昔人謂唐人

詩中有畫，豈知亦原本於三百篇乎！三百篇中有畫處甚多，此醉客圖也。」
28

詩本來寫得就好，一經姚氏分析點染，更覺層次分明，躍然紙上！ 

〈賓之初筵〉寫舞有幾個地方，一個是舉行射禮之前的祭祀祈福舞：｢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

嘏，子孫其湛。」從燕飲、大射以及笙鼓伴奏而秉籥舞蹈，祭祖的過程無不

百禮周備。另外幾個地方則是酒酣耳熱之後的醉舞了。一旦美酒下肚，儀表

也不那麼講究了，離開了自己的座位｢屢舞僊僊」，不停地跳了起來；繼而

酒勁上來，｢屢舞僛僛」，舞跳得東倒西歪，不大像樣子了。等到酒越喝越

猛，舞越跳越狂，皮帽子也歪倒一側，｢屢舞傞傞」難以自制，實在不行

了，作詩者希望賓客能夠趕快自行離開，人己｢並受其福」。這種貴族自舞

之風，在韓國的古代劇，如《商道》、《大長今》還可以一見。 

三、〈小雅〉的祭祀舞與娛人舞  

舞蹈之所以成為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且具有不可取代的重

要作用，那就是人們通過舞蹈活動能夠抒發、宣洩自己的感情和慾望。〈詩

大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29

 

上古社會的舞蹈，多為集體性的共同活動，諧調一致、坦蕩盡情的舞

蹈，能夠培養群體意識，增進氏族感情，統一意志，激勵團結，訓練協同動

作，以發揮集體優勢的社會作用，而對抗人民少、禽獸眾的生活。比如王克

芬《中國舞蹈史》提到的「舞蹈紋彩陶盆」，是 5 千年到 5 千 8 百年前新石

器時代的遺物，其陶盆內壁上沿，繪有手挽著手的三組舞人，每組五個，共

十五人，連臂踏歌，動作協和一致，是原始社會集體舞蹈的縮影。
30

 

原始社會的人們營群居生活，集體性舞蹈往往被應用於祭祀、戰爭、祝

賀、疾病、喪葬、從事經濟生產等等場合。 

1. 祭祀舞 

在上古社會，人們深信舞蹈可以超越現實，溝通神靈，甚至那些擅長以

舞娛神、通神、降神的巫本身就是神的化身，他們多都具有神通，具有超凡

                                                       
28同註 22，卷十二，頁 243-244。 
29同註 4，卷第一，頁 13。 
30王克芬、蘇祖謙，《中國舞蹈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6 年)，第一章，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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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與智慧，是神在人間的代言人。
31

大巫的社會地位非常高，受人敬仰，

很多同時又是部落的首領，在部族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而神除了那有靈的萬物之外，就是那氏族的保護神圖騰和氏族中已死去的英

雄或首領。於是傳說中不同的歷史時期和部族，產生了各具代表性的舞蹈，

而這些舞蹈往往都是用於祭祀。 

巫舞的藝術起於上古社會，歷經商周而未衰歇。《尚書‧商書‧伊訓》

中記載，伊尹訓導太甲，說先王商湯曾警戒官員「敢有一天到晚在宮中跳

舞、在室內縱情歌唱的，叫作巫風，……國君沾染了巫風，國家必亡。」32

到東周時的陳國，仍然盛行著巫舞。
33

 

此外，原始喪葬舞蹈，也是祭祀舞蹈的早期型態之一，王克芬《中國舞

蹈史》列舉不少歷代少數民族的葬儀歌舞作為佐證。
34

〈谷風之什‧鼓鐘〉

一詩，在詩的第三章「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孔穎達認為是演奏｢鐘」、｢

琴」、｢瑟」、｢笙」、｢磬」等樂器，而且還跳起「雅」、「南」、「籥」

三種舞式，民國以後的學者進而懷疑是祭悼某國君。事實上，先祖於本人國

小六年級時仙逝，家嚴即商請民間「牽亡歌陣」的歌舞者數人，進行某些超

渡慰靈儀式，這是不是循跡溯源於此呢？〈甫田之什‧賓之初筵〉則描寫舉

行大射禮之前的祭祀舞蹈：｢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

禮」，籥舞即文舞，其特徵是執籥，相傳起源於夏禹時代。 

2.  娛人舞  

原始社會集體性的群眾自娛舞蹈活動，往往是伴隨著生產勞動、祭祀通

神、出征祝捷等而同時起到了娛人的作用。 

到了東周，人類的生命意識逐漸強化，音樂舞蹈慢慢演變出供人娛樂享

受的功用。像是〈鹿鳴之什‧伐木〉，除了口腹享受之外，君臣故舊摒除了

平日禮節的拘束，酒酣耳熱熱情地擊鼓跳舞以盡歡。〈甫田之什‧車舝〉，

應當是迎親隊伍行進中，鼓樂詠唱，踏步為舞，傳達出內心的歡愉。〈甫田

之什‧賓之初筵〉，更淋漓盡致地寫出酒醉後自然流露的手舞足蹈了。以上

                                                       
31在甲骨文中，「巫」、「舞」兩字的寫法相同，由此可知，「巫」、「舞」原是同

一個字。 
32《尚書．商書．伊訓》：「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

謂巫風，……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 
33孔穎達《毛詩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

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同註 4，卷第七，頁 249。 
34同註 30，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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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屬於娛悅人性質的舞蹈。 

手舞足蹈之所以自然流露在貴族的宴飲聚會或親迎當中，即起於人們用

其他手段難以表達當時的歡愉，於是將那強烈而深刻的體驗和衝動通過舞蹈

活動來抒發、宣洩感情和慾望，這種快感和精神上的享受、滿足，是其他活

動難以得到的。 

四、結語 

從形式上來看，儒家認為樂是一種可誦、可奏、可歌、可舞的表演藝

術。從本質意義上講：「樂者，樂也，人情之必不能免也」(《禮記‧樂

記》)，樂舞是一種與人生、人的情感緊密相連的活動，「哀有哭泣，樂有歌

舞」(《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是人類生活的重要元素，是「不可斯須去

身」(《史記‧樂書》)的。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

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樂。」(《禮記‧樂記》)樂就是社會的或自然界的諸般情境物事，觸動了人

們內心情感之後所創造的精神產品。因此，樂舞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又能夠

反作用於現實生活。 

樂舞也是一面觀察風尚與政績的鏡子，先秦學者認為，以樂舞施教於民，

一國一地的民風習尚自然會從其樂舞活動中投影出來：「審樂以知政」、「觀

其舞知其德」(《禮記‧樂記》)，反映在樂舞的規模和場面上：「故其治民勞

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禮記‧樂記》)人民辛勞又

困苦，參加舞蹈活動的人就少，舞蹈隊形就稀稀落落；人民生活安定而富足，

參加舞蹈活動的人就踴躍，舞蹈隊伍密密麻麻，摩肩擦踵。 

如果按照《毛傳》、《鄭箋》、《毛詩正義》的看法，本文所探討的〈伐

木〉是歌詠周文王的，而另外三篇〈鼓鐘〉、〈車舝〉與〈賓之初筵〉則是諷

刺周幽王政教的，因此，前者的情調非常統一和諧，而後三篇在行文當中或者

隱涵「失所」(〈鼓鐘〉)、或者正言若反(〈車舝〉)、又或者古今對比(〈賓之

初筵〉)，總而言之，詩人利用樂舞與詩文傳達了內心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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